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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佛教的由興到衰及其未來的展望〉 
（《華雨集第五冊》，p.146-162） 

一、中國佛教過去的輝煌燦爛 

Q：過去中國佛教之所以輝煌燦爛的原因。 
A： 
中國佛教值得稱道的應該不只一宗一派。像天台、華嚴恢宏博大的教理研究，禪宗、淨

土在修行方面的成就，都是值得我人讚嘆的！說到為什麼會有這些輝煌的業績，可以從

兩點來說明： 
1、從證出教 

首先，從宗教的本質來說，各宗各派的成立，都是建立在由修行而證得的某種體驗。這

不但限於禪、淨這些注重修行的宗派，就是台、賢等注重教理開展的大德們，也都是從

修證而建立起他們的理論。所以，在「高僧傳」中，台、賢等宗的大德們，也都被稱為

「禪師」，而不單單是「法師」，這就是所謂的「從禪出教」。這種「從禪出教」的精神，

才能發揮宗教的真正偉大的力量，1所建立起來的理論，也才具有生生不息的真實性；

這在中國是這樣，在印度也是這樣。 
2、對固有文化、世學的深刻認識 

但是，單單是修持還是不夠的。在古代，接受佛教的大多是知識份子，像慧遠、道安諸

大師，以及後來的智者、法藏、玄奘等大師，他們之所以在教理上有那麼多殊勝的成就，

正因為他們對固有的中國文化有深刻的認識，如此，佛法與中國文化互用，才開展出那

麼宏偉的思想體系來。不要說這些特重義學的宗派，就是講究實修的禪宗、淨土的大德

們，也是這樣。例如明際的蓮池大師以及近代的印光大師，他們為什麼能在佛教界有那

麼大的成就，這無非也是他們對傳統儒家有相當程度的認識。從這一點來看，知識份子

的加入佛教，是佛教能否輝煌的一個重要因素。 
3、小結 

從各宗各派大德們的修持及世學的深刻認識，中國佛教在過去的能夠輝煌，可以說不是

偶然，而是必然的！ 
 
二、中國佛教漸漸衰萎 

Q：佛教既然有這麼光輝的過去，為什麼到後來卻漸漸衰萎，只剩下禪、淨二宗，甚至

脫離社會，而被某些人視為悲觀、消極的宗教？ 
A： 

1、兩大要因 

                                                 
1［1］《中觀今論》，p.29-30：「從釋迦的由證而立教說，本是正覺了無生法性，圓證了法法不出

於如如（無生）法性的。他的從證出教，如先從最高峰鳥瞰一切，然後順從山谷中的迷路

者（眾生），給以逐步指引，以導登最高峰的。」 
［2］《佛法是救世之光》，p.198：「佛法不是假設的推理，是有事實，有經驗，而後才有理論的，

名為「從證出教」。教化，使人信解而同樣的趣入於修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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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以從兩方面來看： 
（1）、學養不夠，不易完全了解高深博大的思想 

首先，在教理方面，隋唐時代，天台、賢首二宗已發展到很高的階段，一般人學養不夠，

不容易完全了解這種高深博大的思想。因此，漸漸地，各宗各派的後代弟子們，都把祖

師們的著作當做不可疑議、不可更改的權威。他們在教理上不能推陳出新，只好走上圓

融、綜合的道路，以致在思想上陳陳相因，沒有批判的精神。再加上印度方面沒有新的

經論傳入，佛教義學也就走上了衰萎的道路。 
（2）、害怕困難，轉求簡易能行的法門 

另一方面，宗教的本質是重實踐的，只做學問的探討，從宗教來說都只是第二義。然而

一般的信眾，卻不容易把握實踐的本義。經論上說，修菩薩行需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

就；又說發菩提心者無量無邊，而真正能夠成就的卻只有一二。這種真菩薩行的實踐本

義，對一般貪求個己解脫的眾生是難以信受的，他們害怕困難的真菩薩行，轉而要求簡

易能行的法門。於是，禪、淨等重視實修的簡易法門因此而普遍地發揚開來。 
2、傾向來生的淨土宗、傾向山林的禪宗 

然而，淨土的本質是重來世、重死後，而不注重今生今世的實際安樂，這可以稱之為「來

生的佛教」。而禪宗則是趨向山林靜修的「山林佛教」，雖說什麼地方都可參禪，但實際

上所有禪宗的叢林都建立在人跡稀少的深山裏面。在這種情形下，重義理的宗派在多圓

融、少批判的思想下衰落了，而禪、淨這兩個盛極一時的宗派，卻一個傾向山林，一個

傾向來生！2 
也許我們不一定要用「消極、悲觀」的字眼來描寫這種畸形的佛教，而實際上它的確是

忽略現實、脫離社會的佛教！ 
3、受外力的影響，走上衰微的道路 

特別是在明太祖時代，他受儒家的影響，不讓佛教干預政治及社會事務，他把所有的出

家人都趕到山裏面去，不讓出家人離開山林。所以一般人認為佛教不問世事，實際上，

佛教要問世事也不行。你不問世事，人家就攻擊你，說是悲觀、消極；但是，一旦你露

出要問世事的跡象，那又不得了了！在這種情況下，佛教自然一天天走上衰微的道路。 
4、小結：修持宗教體驗，也應該注重現生的實際事務 

所以，修持當然是最重要的，沒有修持就沒有宗教體驗，沒有宗教體驗就不容易產生堅

定的信仰。但是，奉勸淨土的行者，在一心祈求往生之外，也應該注重現生的實際事務，

要能夠學習永明延壽祖師「萬善同歸」的精神，什麼事都要做一點，不要荒廢世間的事

務才好！至於禪宗，現在已經衰亡了，因此也就不必去管它了。我想，在注重現生的實

務這一方面，當今的佛教徒也漸漸有所認識，今後，像「悲觀、消極」的說法，在佛教

必定也會漸漸消失了！ 
 
三、「判教」的義意 

                                                 
2《永光集》，p.185：「過去，中國自從禪宗和淨土興盛以後，其他的教典、佛法的義理都慢慢的

衰弱下來，顯得沒有用、不必要了。到了民國初年，大陸上才興起教理復興的趨勢。所以，

真正要理解佛法的深義，印度的佛教史、中國佛教史都要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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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判教」之風雖已時過境遷，卻仍有許多人提倡這些。請問，在這諸種紛爭當中，當

今的佛教徒如何看待它們？ 
A： 

1、判教的義意：對全體佛法加以貫通，使它們各安其位 

簡單說，判教是對佛法中各種不同說法的一種抉擇。佛法中有許多不同的見解，難免會

有人想對全體佛法加以貫通、調理，使它們各安其位。所以基本上，判教不是抹煞別人；

雖然某些教法被判得較高，而實際上還是承認別的教法。 
2、宗派意識作祟 

不過，在宗派的信仰上總是尊重、推高自己而貶低他人，所以在往返的討論當中，難免

發生一些小紛爭。但是，從世界各種思想、宗教或政治的爭執來看，佛法在判教上的差

異，只算是小小的爭執罷了！ 
3、超然地欣賞判教 

隨著研究方法的革新，以及隨之而來的佛教史的各種成就，現代的佛教徒漸漸能夠看清

佛法中之所以有各種不同學說的原因。因此，當今的佛教徒也比較能夠超然地欣賞古代

各宗各派的判教。 
太虛大師曾經說過，各宗各派的不同說法，都是適應某些時代、某些地區、某些信眾的

思想而形成的，所以它們都各有各的價值。 
4、適應當前的思潮，提出能夠適應當代人的看法 

不過，在現代科學進步、工業發達的時代當中，現代人的想法、需求，必不同於古代的

社會。因此，為了適應當前的思潮，也可能產生不同的判教。我們不必一定以為過去的

說法都是要不得的，不過我們也應該洞澈當代人的需要，本著全體人類的共同趨勢，提

出比較能夠適應當代人的看法。 
 
四、當代人需要的佛教 

Q：那麼，請問當代人需要什麼樣的佛教？ 
A： 

1、過去中國佛教的情況 

太虛大師曾經依過去中國佛教的情況說了一些話： 
（1）、偏重於自修，少過問現實世間 

過去的中國佛教徒偏重於自修，而對現實世間的事務較少過問；如果以後再繼續這樣下

去的話，中國佛教終究免不了消極、悲觀之譏。 
（2）、多談天神乃至具有神力的菩薩 

另一方面，過去的中國佛教對天神乃至具有神力的菩薩談得較多，如果以後再繼續這樣

談下去的話，中國佛教也難逃迷信、落伍之譏。 
2、太虛大師提倡「人生佛教」 

所以太虛大師提倡他所謂的「人生佛教」。他說：每一個佛教徒都應該立足於現實人生

當中，以追求德行的圓滿；用一句中國的老話說，就是所謂的做「好人」。所以大師說：

人成佛即成。這的確把握住大乘的真精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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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國佛教向來是過分迎合民間信仰的，所以神話的色彩相當濃厚，什麼天啦、神

啦，對一些神秘的境界也極盡其讚美之能事。這樣一來，雖是「人生佛教」，仍然免不

了受過去包袱的拖累，而抹上一層出世、消極和迷信的色彩。3 
3、印順導師提倡「人間佛教」 

（1）、諸佛世尊皆出人間 

所以我就進一步提倡「人間佛教」，因為釋迦牟尼佛是在人間成佛的，所謂「諸佛世尊

皆出人間，終不在天上成佛」，這是佛法本有的原始思想，也是大乘佛法入世的真正精

神！ 
（2）、佛教是「法」與「律」合一 

其次，從原始佛法的研究，我深深體會到佛教是「法」與「律」合一的。當然，「法」

是諸法的實相，是成佛的關鍵所在；但是為了得到這「法」，不同的人可以結合在一齊

彼此互相切磋、研究，這就引生了「律」。佛陀在世的時代，依「律」而和合起來的出

家人稱為「僧伽」，僧伽中的個人由於團體的提攜、勉勵而有更快、更高的成就。 
（3）、加強組織，從事適應當代思潮的活動 

現在時代不太一樣了，除了出家眾之外，還有許多在家的修行者，他們也可以組成在家

的團體（像居士會）。這些團體不應該只限於定期做做法會、念念佛、打打坐，而應在

組織方面加強，做一些更能適應當代思潮的活動，如此佛法才能夠在現時代生根、茁壯！ 
 
五、當代佛教徒的修行 

Q：當代佛教徒常有的一個問題：在這工商業的繁忙社會中，一個佛教徒如何修行？ 
A： 

1、修行不離三學 

談到修行方法，雖然有很多，但是其中有許多都是從宗教儀式轉變過來的；例如禮佛、

拜山等等，它們不過是一種外表的儀式而已。我以為，真正的修行還是離不開戒、定、

慧三增上學，沒有這三學，其他都只是外表的、形式的而已！4 
2、一個大乘初期的修行方法 

不過修定、修慧是不容易的；在這裏讓我來介紹一個大乘初期的修行方法。 
（1）、定 

從各種經論看來，當時的大乘行者雖然也修禪定，不過他們都像阿含經的彌勒菩薩一

樣，不修深定，因為修深定必會耽著於禪樂當中而成小乘。5所以小乘行者說證得什麼

                                                 
3《華雨香雲》，p.344：「天行重祭祀、咒術、禪定，依此而來的菩薩行，不免重於宗教儀式，持

咒、修定，修精練氣。雖在崇奉者的經驗，覺得神妙無比；而在一般人心看來，到底是流於

神祕迷信。我國號稱大乘，而多數確乎是這樣修行的。那怎能契合佛陀的本懷，適應現代的

人心呢！」 
4《攝大乘論講記》，p.142：「持戒、修定、廣學教理，都不一定能解脫生死，非有有力的厭離心

或菩提心不可；有厭離心或菩提心，才會在內心發生一種反流作用，才能從生死趣向解脫。」 
5《佛法是救世之光》：「彌勒菩薩的真實功德，不是我們所知道的，但他在這世間，為引導我們

所表現的風格說，彌勒菩薩還是一個凡夫。他不但不是佛，也沒有斷除煩惱，成為四果羅漢。

他雖是出家人，然並不攝意山林，專修禪定。不修禪定，也不斷煩惱，好像是一位沒有修行

的，其實卻不是這樣。彌勒菩薩之所以表現這種風格，因為在五濁惡世，菩薩的修行，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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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大乘則說得到什麼「忍」6：柔順忍、無生法忍。7到了無生法忍好像已經修行

得很高深了，但還是沒有證入實際。這不是說大乘菩薩沒有能力證入，而是他們不願意

證入，因為他們要「留惑潤生」8，救度眾生！9 
（2）、慧 

其次，談到修慧，也就是修般若空慧。這必須在現實的世俗事務當中觀空而求得勝解，
10然後把它表現在日常的生活當中，以做教化事業。空，容易被誤解成消極的，而實際

上空是最積極的；得空慧的勝解之後，即能不怕生死輪迴的痛苦而努力地去度眾。11這

                                                                                                                                                         
重在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慈悲、智慧……。如不修習這些功德，福德不足，慈悲不足，

專門去修定斷煩惱，是一定要落入小乘的。彌勒菩薩表現了菩薩的精神，為末世眾生作模範，

所以並不專修禪定，斷煩惱，而為了利益他人，多作布施、持戒、忍辱、慈悲、精進等功德。

經裡曾有人發問：像彌勒菩薩的這樣不修禪定，不斷煩惱，何以能成佛呢？而釋迦牟尼佛卻

說，唯有他才能當來成佛。因為行菩薩道的人，多重於利他，是於利他中去完成自利的。」 
6《摩訶般若波羅蜜經》卷 15，大正 8，328b22-24：「是信行法行人、八人、須陀洹、斯陀含、

阿那含、阿羅漢、辟支佛若智若斷，即是菩薩摩訶薩無生法忍。」 
7［1］《般若經講記》，p.130：「忍，即智慧的認透確定，即智慧的別名。依經論說：發心信解名

信忍；隨順法空性而修行，名（柔）順忍；通達諸法無生滅性，名無生忍。」 
［2］《印度佛教思想史》，p.94：「與《般若經》同源異流的，有關文殊菩薩的教典，也一再說：

「皆依勝義」；「但說法界」；「依於解脫」。這是大乘深義的特質所在，惟有般若──聞慧

（音響忍）、思與修慧（柔順忍）、修與現觀慧（無生法忍）所能趣入。」 
［3］《空之探究》，p.191-192：「般若法門，從信解一切法空，經柔順忍（ānulomikīdharma-kṣānti）

而無生法忍（anutpattika-dharma-kṣānti），得到與涅槃同一內容的深悟（不過通達而不證

入）。般若是聖道的實踐，不是深玄的理論，所以般若相應，只是一切法本性空的觀照，

目的是空（性）相的體悟。」 
8《華雨集第二冊》，p.99：「菩薩的廣大悲願，不入涅槃，「留惑潤生」，願意在長期的生死中，

度脫苦難的眾生。這種不急於自求解脫，偉大的利他精神，在世間人心中，當然是無限的尊

重讚歎。」 
9《印度佛教思想史》，p.95：「大乘佛法」的甚深義，依於涅槃而來，而在大乘法的開展中，漸

漸的表示了不同的涵義。起初，菩薩無生法忍所體悟的，與二乘的涅槃相同，《華嚴經》「十

地品」也說：「一切法性，一切法相，有佛無佛，常住不異。一切如來不以得此法故說名為佛，

聲聞、辟支佛亦得此寂滅無分別法」。「般若」等大乘經，每引用二乘所證的，以證明菩薩般

若的都無所住。二乘的果證，都「不離是忍」，這表示大乘初興的含容傳統佛法。然菩薩是勝

過二乘的，菩提心與大悲不捨眾生，是殊勝的。智慧方面，依般若而起方便善巧

（upāya-kauśalya），菩薩自利利他的善巧，是二乘所望塵莫及的」。 
10《成佛之道》，p.390：「《菩薩本業瓔珞經》說：十住著重於空性勝解的修習成就，安住勝義；

十行著重在觀即空的假名有，以大悲心利益眾生；十迴向著重在空假平等的觀慧。在十迴向

終了時，隨順有部、瑜伽的學者，安立『暖、頂、忍、世第一法』的現觀次第，名為四加行，

所以又別開為『加行位』。」 
11《學佛三要》，p.150-151：「菩薩這套長在生死而能廣利眾生的本領，除「堅定信願」，「長養慈

悲」而外，主要的是「勝解空性」。觀一切法如幻如化，了無自性，得二諦無礙的正見，是最

主要的一著。所以經上說：「若有於世間，正見增上者，雖歷百千生，終不墮惡趣」。唯有了

達得生死與涅槃，都是如幻如化的，這才能不如凡夫的戀著生死，也不像小乘那樣的以「三

界為牢獄，生死如冤家」而厭離他，急求擺脫他。這才能不如凡夫那樣的怖畏涅槃，能深知

涅槃的功德，而也不像小乘那樣的急趣涅槃。在生死中浮沈，因信願，慈悲，特別是空勝解

力，能逐漸的調伏煩惱，能做到煩惱雖小小現起而不會闖大亂子。不斷煩惱，也不致作出重

大惡業。時時以眾生的苦痛為苦痛，眾生的利樂為利樂；我見一天天的薄劣，慈悲一天天的

深厚，怕什麼墮落？唯有專為自己打算的，才隨時有墮落的憂慮。發願在生死中，常得見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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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是說，修空慧的菩薩沒有痛苦或不知痛苦，而是說，他們雖有痛苦、知道痛苦，卻

能依照空慧所顯發出來的勝解，了知其如幻如化而已。這些說法，不但早期的般若中觀

這麼說，就是稍後的唯識經論也是這麼說，只是方式有點改變而已。12所以，談到適應

當代思潮人心的修行法門，我就想到了早期大乘的般若法門，也就是阿含經中彌勒菩薩

所示現的榜樣──不修（深）禪定、不斷煩惱！ 
（3）、小結：無限的奉獻，一切功德迴向 

總之，我們應該了解，生命是無限延伸的，我們應該在長遠的生命之流當中，時時刻刻

不斷的努力，不要急著想一下子就跳出這生命之流，因為跳出生命之流必定脫離眾生，

而落入了急求解脫的小乘行！所以太虛大師說他自己「無即時成佛之貪心」。真正的修

行應該是無限的奉獻，一切功德迴向十方眾生；本著這樣的精神念佛、打坐，才能契入

大乘的心髓！ 
 
六、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 

Q：為什麼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沒有更輝煌的成就？ 
A： 
談到太虛大師的佛教改革運動之所以受到那麼大的阻力，那是理所必然的。 

1、牽涉到整個制度的改革 

宗教改革和政治改革一樣，不單單是一種思想、一種理論的改革，而且牽涉到整個制度

的改革。就制度的改革這一方面，必然的會開罪當時各寺廟、各叢林的既得利益者；改

革的呼聲愈大，這些既得利益者的壓力也就愈大。 
2、民智初開，知識水準低落 

另一方面，當時民智初開，隨著宋明以來佛教的沒落，當時佛教徒的知識水準相當低落，

他們總以為傳統的祖師所立下的教條、制度如何如何圓滿、偉大，卻不能像大師那樣，

看到新時代所面臨的各種新問題。在這種情形下，虛大師的改革運動自然會遭到難以想

像的阻力。 
3、走向革新之道 

不過，隨著時代的進步，新一代的年輕佛教徒，已經具備開放的心胸、前進的學養，因

此，雖然目前沒有像虛大師那樣的偉人出來領導佛教的改革，但是卻也漸漸能夠體會其

苦心，而走向革新之道！ 
 
七、佛學研究 

Q：一個佛學研究者應該注意的是什麼？中國佛學研究應走什麼樣的一條路？ 

                                                                                                                                                         
常得聞法，「世世常行菩薩道」，這是初期大乘的共義，中觀與瑜伽宗的共義。釋尊在經中說：

「我往昔中多住空故，證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這與聲聞行的多修生死無常故苦，厭離心

深，是非常不同的。大乘經的多明一切法空，即是不住生死，不住涅槃，修菩薩行的成佛大

方便。這種空性勝解，或稱「真空見」，要從聞思而進向修習，以信願、慈悲來助成。時常記

著：「今是學時，非是證時」（悲願不足而證空，就會墮入小乘）。這才能長在生死中，忍受生

死的苦難，眾生的種種迫害，而不退菩提心。」 
12《寶積經講記》，p.170：「唯識宗以唯識無境的勝解為方便，而中觀宗以緣生無性空為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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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以佛法的立場來研究 

我覺得一個佛學研究者，不管是走考證的路，或做義理的闡發，都必須以佛法的立場來

研究。一個佛學研究者最忌諱做各種的附會；例如把佛法說成與某某大哲學家或流行的

思想相似，然後就沾沾自喜，以為佛教因此就偉大、高超了起來。這種做法出自於對佛

法的信心不夠，才需要攀龍附鳳地附會。 
2、為求真理而研究 

其次，一個佛學研究者應該為求真理而研究，不要表現自己。研究佛法的人，應該抱著

但問耕耘不求收穫的心情，一個問題即使一輩子研究不出結果來也無所謂。第三，一個

佛學研究者必須具備客觀的精神，他的最高目標應該在找出佛法中最足以啟發人類、改

善社會人心的教理，把佛法的真正面目真實地呈現在世人面前。不要自以為佛法中什麼

都好、什麼都有；要知道佛法只要有其不同於其他世間學問的地方，那怕是微乎其微的

一點點，佛法仍然會永遠地流傳下去，因為人們需要它。 
3、修行佛法與研究佛法 

在傳統的中國佛教徒當中，要研究佛法是不容易的，因為他們認為佛是修行出來的，那

裏需要研究佛法！這話雖然說得不錯，卻足以造成偏差。13所以在寺廟裏想要做深入的

研究相當不容易，尤其是個人的精力、時間都非常有限，想要在佛學研究方面有大成就

是相當困難的。 
4、集團式研究 

所以，如果一些有志於佛學研究的人，能夠聚在一起互相討論、切磋，這樣團體式地工

作，我相信比較可能有成功的機會。我們看看日本，他們這方面的研究相當成功，姑不

論他們研究的方向是否正確，但是他們的成果卻受到舉世的注目，因此也提高了日本佛

教的世界地位。我們實在有向他們學習的必要！ 
 
八、日本佛教 

Q：說到了日本佛學研究的興盛，我就想起國內有些人士對日本佛教的歧視；他們說日

本佛教和中國佛教完全不同，不足以效法。這種說法您認為怎樣？ 
A： 

                                                 
13［1］《無諍之辯》，p.230：「專講修行，輕視文教，厭惡研究而外，最重要的，還是為傳統的

某些觀念所束縛，深閉固拒，不能與現代的研究相啣接。」 
 ［2］《華雨集第一冊》，p.56：「「隨義而修行」，就是要分別法義而修行。對於佛說經教所有的

意義，要經過分別，才能了解，其目的則是在於修行。所以佛法裏，應該沒有為研究而

研究這回事。看經、聽聞，是文字上的分別、了解。放到修行上，則是觀行上的分別。

修智慧可分為兩大類，一是修世間慧，這並不能幫助我們降伏或退除煩惱；二是修出世

間慧，可以幫助我們降伏煩惱，增長信心，得以解脫生死。但這也是有分別的，如修不

淨觀、數習觀或是念佛觀，都是由分別觀察開始而達到成就，這些都是假想觀。而真正

般若，則是觀一切法空，無自性，不生不滅，由分別到無分別，終而得到般若。所以分

別並非是由於喜歡分別，其目的是以此做為修行的藍本。就好比在地圖上先把路看好了，

才能夠一站一站地走下去，否則一跑出大門，便會不知去向。所以要隨義而修行，隨分

別義而後修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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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互相容忍、瞭解 

在古代，大小乘佛教的思想差異，曾經爭執得互不相容。而現在卻漸漸成了過去，彼此

也漸漸地傾向於互相容忍、瞭解。像泰國、錫蘭這些小乘國家的出家人，也慢慢地走向

了社會。而對經典的成立年代、過程，大乘佛教的信眾，也在多方研究、會通之下，承

認某些以往所不願面對的事實。我想，中國和日本的佛教之間，也是這個樣子。 
2、戒、定、慧的重視 

中國佛教目前以淨土宗最為盛行，其實日本的佛教，像親鸞以及東本願寺、西本願寺這

一派，實際上也是繼承中國本有的淨土思想。日本這一派的佛教以信仰為主，這正是中

國兩個淨土思想中曇鸞、善導這一流的說法，他們不重視戒、定、慧的有無，而特重信

願往生，所以發展出在家人住持寺院的情形。這當然和目前流傳在中國的淨土思想不完

全相同。目前流傳在中國的淨土思想如印光大師等，是比較接近慧遠這一派的思想，而

慧遠大師不但信願持名，還重視戒定慧的修學。 
3、承認不足，好好努力 

中國佛教的本質是偏重修行的，然而目前在修行方面有幾個大成就的？在教義的研究上

又比不上人家。我們實在應該老實承認自己的不足，好好地努力！ 
 
九、研究佛法的經歷 

Q：談談您研究佛法的經過？ 
A： 
最初我看了一點佛書，我發現經論上所說的佛教，似乎和一般寺廟或出家人所說的不太

一樣。所以，我一直想要知道，真正的佛教到底是什麼？乃至為什麼眼前的中國佛教有

不同於經論中所說的現象？ 
1、三論、唯識 

我真正開始研究佛法是先從三論、唯識入手的，不過對這些經論也沒有什麼心得。這也

許是因為我的興趣比較廣泛，看的經論也是多方面的關係。所以我只能說是個「通」（泛）

字，並沒有對一經一論做特別深入的研究。 
2、小乘論典 

後來我又看了一些小乘的論典； 
3、藏傳中觀 

在四川，因為法尊法師的關係，也接觸了一些西藏佛教，尤其是藏傳有關中、後期中觀

的思想。因此，我也開始寫了一點自己的東西。 
4、阿含、律藏 

○緊接著，我希望對初期的佛法有進一步的瞭解，所以我看了早期的一些經典，像阿含

經等，特別是律藏。我發現，律藏不僅僅是記載出家人的戒條，而且對佛陀時代的佛

教制度，乃至稍後各派都有記載。 
5、大乘佛法 

○在大乘佛法方面，起初我是依論典去了解的，後來我有了不同的看法。有人建議我把

早期的作品──《印度之佛教》重新付印，我卻一直反對，原因是我不滿意那本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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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本作品雖有特色，因為它在印度的中觀、唯識二大系之外，又提出了以如來藏為中

心思想的真常系；但是，它的參考材料卻是以論典為主的。14 
○而我發現，不管是小乘或大乘，都是先有經後有論的。例如中觀論系是依初期的大乘

經，而結合了北方說一切有部的思想；15較後的唯識論典，雖尊重初期大乘經，但卻

是依後期大乘經，結合了經部思想而成的。16這兩系的思想雖然不很相同，卻都是依

經而造論的。既然這樣，要說明佛教思想的變遷，就不能以論為主，而應以經為主。

這是我不同意把該書再版的原因。 
6、重視佛的本懷、時空的適應 

另外我還發現，釋迦牟尼說法的時候，並沒有完整地記錄下來，而是口口流傳於當時乃

至稍後的弟子當中。如此輾轉傳誦，等到以文字記載下來，已不免因時因地而多少有所

改變。又如佛經上說到許多天文地理，這都是適合於當時的常識，卻未必與現在的科學

相應。我總以為，這些天文地理，都不是佛法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教義，有它或沒有它

都無所謂，它們是否合於當代科學也無關緊要。這啟發我對各種不同思想乃至不同宗派

採取容忍、欣賞的態度，把它們看成是適應不同時代、不同地域的不同文化。所以原則

上我對各宗各派沒有特別的偏見；有人說我主張這個、打倒那個，實際上我只關心什麼

思想才是真正佛的本懷。 
 

                                                 
14《大乘起信論講記》，p.15-16：「性空系的要典，有經也有論。唯識系的要點，則幾乎都是論的；

契經，也許就是《解深密》與《阿毘達磨大乘經》（還不一定偏屬唯識）吧！像唯識宗所依的

六經，若沒有受過唯識論的深切影響，去研究《華嚴》、《楞伽》、《密嚴》等，那所得到的結

論，是難得與唯識系相應的，反而會接近真常唯心論的。論典可大分為二宗：即中觀與唯識；

契經也可以分為二系：即性空系與唯心不空系。由此即總合為三宗。」 
15《印度佛教思想史》，p.121：「「初期大乘」經的傳出，雖與部派佛教的三藏不同，但「初期大

乘」是重法而輕律的，還沒有成立菩薩僧團，所以大乘而出家的，還是在部派的僧寺中出家。

也就因此，龍樹出了家，先讀聲聞乘的三藏。龍樹論所引的律典，多與《十誦律》相同，所

以傳說龍樹於說一切有部（Sarvāstivādin）出家，大致是可信的。後來，龍樹在雪山 Himālaya
的一處佛寺中，讀到了大乘經。雪山在印度北部的邊境；《般若》等大乘經，起於南方而大成

於北方，在雪山地區讀到大乘經，是合於事實的。」 
16［1］《中觀論頌講記》，p.23：「修習瑜伽的，像十一切處、不淨觀等，都能達到境隨心變的體

驗。火是紅的，熱的，在瑜伽行者可以不是紅的，熱的。境隨心轉，所以境空。小乘經

部的境不成實，大乘唯識的有心無境，都是從這觀空的證驗而演化成的。」 
［2］《中觀今論》，p.72：「經部師說十二處──根境非實，即成立了所觀的境是非實有的。後

來大乘的唯識學者，極端的使用此觀空，如說：「鬼、傍生、人、天，各隨其所應，等事

心異故，許義非真實」。如魚見水為舍宅，天見為琉璃，鬼見為膿血，人見為清水，這可

見水或舍宅等境界，是不實的，是隨各自業報的認識不同而轉變的。《阿毘達磨大乘經》，

瑜伽師，都是依此法以明外境的非有性，成立無分別智體證離言自性的。」 


